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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自然能力的功能人——孙储林（右）

第二天下午拆开第二包花生，孙女士选了一粒，我在花生上写了 “2C李” 的字样，开始做发芽实验。几分
钟之后在盘子里加水，大约过了一刻钟，只见孙女士手指不停的拨动花生，嘴巴也频频吹气，到了四点十
八分的时候，已经有一毫米左右的芽出现。孙女士表示这颗花生感觉是被处理过的。休息片刻之后，孙女
士拿一个没写过字的小花生放进盆子里，并且加了一点矿泉水，同时处理两粒花生。只见她不停的深呼吸，
吹气，好像很累的样子。到了五点五分左右，又见她不停的吹气，再看看小花生，已经长出将近二毫米的
小芽。

同年十一月第四届中国人体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再赴北京，除了参加大会之外，也继续和沈教授、孙
女士进行实验。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仍然尝试花生发芽，从我带去的花生中取出五粒，刘易成教授在表面分
别写了“台”、“大”、“李”、“司”、“涔”五个字，然后交给孙女士。从下午四点二十三分开始，
经过两小时的努力都没有结果，于是我提议先去吃饭。孙女士拿“司、涔”两粒花生放在烧杯里带着，边
吃饭边感应。回到实验室以后，在杯子里加水，又开始实验。只见她一再叹气，始终无法成功。于是在晚
间八点三十分动身回家，她还是把两颗花生带着。我们在八点四十二分坐上计程车，在四十八分的时候她
说：“感应到了！” 随即在三分钟之内 “司” 字花生已明显出芽。于是，我们直奔沈教授的办公室，一
下车便捧着花生去摄影存证，并量得芽长四毫米。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们大家大胆挑战生物意识工程的极限，试图以意识调控让花生 “起死回生”。功能人以
意识调控植物种子快速发芽的实验已有数年的发展，实验成功的例子极多，其中不可思议的是功能人可以
让煮熟或炸熟的花生或青脆豆返生发芽。经过煮、炸将细胞破坏殆尽的种子如何能够返生发芽呢？一个可
能性是煮、炸的时候，花生和青豆的细胞并未完全死亡，所以如果经过正常培育，仍有可能靠残存的活细
胞发芽。为了理清意识 “起死回生” 的确实性，我们设计了把花生细胞完全破坏而死亡的程序，并用对
照组的正常培育程序来证实花生的确无法发芽。然后请功能人做实验，看看是否能使花生起死回生？

我请台大农艺系的郭教授帮忙，将台南十一号品种的花生种子数百粒放在干燥器中，里面放置磷酸钙的饱
和溶液，以保持相对湿度百分之九十五，并且把干燥器置于摄氏三十度的恒温箱，三十天以后取出。从其
中任选一百粒作对照组发芽实验两次，以一个星期的发芽率为实验结果，结果两次发芽率都是零，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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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定义这批花生为“死亡”。我们于是从剩余的花生中任选三十粒为实验组，以铝箔袋抽真空密封带到北
京。

实验前当场拆封，取出五粒花生，我用油性签字笔在皮上签名并做记号，然后交由孙女士用意念调控，使
其返生发芽。孙女士在小盘中加水浸泡花生，并以手指按住花生，以意念促其返生。可能看我在花生皮上
签字画押，她告诉我：“要保留这些字和记号的话，皮就不要返生，只让里面返生。因为皮一返生，字迹
就会消失了。” 这可把我听得一愣一愣的，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不论如何，实验开始之后三十七分钟，
我便看到了“奇迹”：有一粒花生已经返生并且长出雪白的嫩芽2.8公分，但是花生的皮仍是死亡的深褐色，
我的签字和记号仍清晰存在。由于同一批花生对照组的发芽率是零，所以这一颗花生的返生抽芽已经足以
确认意识调控花生起死回生的事实。

我们知道花生死亡的时候，表示细胞的蛋白质、酵素或DNA等分子解离和变形。而让花生 “起死回生”
表示被破坏的分子又恢复了原状。这是什么原理呢？我们可以用大型热力学系统中的隐变数来解释。加温
破坏花生的分子结构使其死亡，就相当于一个复杂热力系统向乱度增加的方向移动，而根据热力学第二定
律增熵原理，这个分子体系只会越来越乱，不会回头。但是却有实验显示，如果分子间还有依存关系（隐
变数）未被完全破坏，就有可能把外界的驱动力反向，让分子顺着隐变数所联接的关系回头，整个系统就
会回复到乱度较低的原始状态。因此我们推测，功能人以意识调控让花生内部分子由外向内呈螺旋状旋转
的逆旋变（注），就是把加温驱使分子解离的过程反转，有如时光倒流一般，花生便由死返生了。于是我
们有必要重新思考 “死亡” 的定义，到底要受伤到什么程度，分子之间的依存关系才会完全被破坏而无
法起死回生呢？

这次实验给我相当大的刺激。如果生命的过程可以逆转，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应如何看待生命和死亡？如
果功能人可以让花生、青豆等由死回生，那么更强大的功能人也可以使 “人” 返老还童，起死回生吗？
人要 “死亡” 到什么程度，才算真正的死亡呢？

注：逆旋变为功能人以意识调控返生或恢复生命活力的过程中，调控的对象会产生由外向内螺旋状的转动，
孙女士称之为逆旋变；而以意识催熟时，有某种物质（信息和能量）就从中心部位向外螺旋状运转起来，
时快时慢，时疏时密，时松时紧，所经的地方立即产生明显的变化，从里到外转着转着就成熟了，这个加
速生长、加速成熟的过程，则称做正旋变。

植物的感觉

为了更仔细观察花生返生发芽的过程，我在九八年四月份又到北京，这次准备了透明的烟灰缸做实验的道
具，希望能由下往上，近距离拍摄以记录花生返生的过程。在四月一日下午孙女士开始操作，先用手拨动
花生，过了二十五分钟，她说：“有三个花生可以动，另外两个不动，可是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一直出不
来。” 休息了五、六分钟之后，重新开始实验，我试着把录影机从透明的容器底下往上拍摄，过了一分钟
孙女士就说：“有声音，可是听不清楚说什么。” 虽然感觉三颗花生已经启动返生的逆旋变，但是集中力
道不够，孙女士再次休息。十七分钟之后再做，一开始她就说：“叽里咕噜的，还没听懂。” 接下来的十
几分钟，只见孙女士时而侧耳倾听，时而搓动花生，后来听到花生说 “不好看”，可是不明其意。只好暂
停。

第二天早上对同样的花生再次试验，奇怪的是每次逆旋变转动后，就会正旋变（由中心向外做螺旋状转动，
是催熟或死亡的旋转方向）。虽然一再给指令返生，但花生仍然不停的来回旋转。我灵机一动，把下方
的CCD相机关掉，结果“没有反转力了，出芽的屏幕出现了。” 过了八分钟之后，我看情况稳定，于是再
打开下方的CCD相机，结果反转力量又出现，我赶快关掉，又好了，就这样折腾了半天，没有结果。为什
么这样呢？花生昨天说“⋯⋯不好看”，难道是抗议我们近距离摄影吗？而人和花生那样专注地 “交谈沟
通” 的画面，令人神往且迷惘。

四月三日晚上孙女士表示要把花生带回去，打坐练功的时候再试试看。我于是再拿出五颗花生，写上编号，
加上前一天未能返生的五颗，总共十颗让她带走。第二天一早孙女士带来了两颗发了芽的花生和七颗没发
芽的。怎么少了一颗呢？“被师父带走了。” “什么？”

“昨天半夜打坐的时候，把十颗花生放在床边椅子上的盒子里，加了水。打坐之后女师父先出现，过了一
阵子感觉力量不够，又找男师父来帮忙一起使力。这时候脑中屏幕上出现三颗花生，并开始由外向内旋转，
然后停住，四周的光点向中心集中，三颗花生突然同时发芽。我赶紧晃晃头，屏幕上的花生没有消失，确
定不是幻觉，心里非常高兴。师父要离开的时候说：‘我带走一颗发芽的花生。’ 我一看屏幕只剩了两颗，
连忙张开眼睛一看，盒子里只有两颗发芽，仔细数了数，总共只剩九颗花生，我把床上地上全找遍了，都
找不着，真是师父带走了。”



两颗发芽的花生我在四月三日早上放进固定液里保存。至于消失了的那颗花生，表皮上有我的签字，到底
被带往何处呢？孙女士的师父也保存着它吗？每次凝视瓶子里发芽的花生，我便想象在宇宙的某处，有一
位仙人手上拿着一颗花生，端详着上面的字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这份遐想或许不着边际，
但是面对孙女士在生物实验中的表现，任何想象都不为过，不是吗？

与植物作心灵交流

为了大家对于功能人与植物的关系有更贴切的认识，在此特别摘录一篇孙女士发表于《中国人体科学》的
文章《我与植物沟通时的一些体验》的精彩片段：

近年来，我常常想实验成功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要与植物“心心相印”，要有“心灵上的沟
通”，首要条件是要热爱植物，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地对待植物，要对她充满爱与激情，才有可能实现
“心灵上的沟通”。

与植物沟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植物是有情感的，是有灵性的，她们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告诉你，
会向你倾诉她们的各种情感和愿望，我在大量的实验过程中有许多与她们交流、沟通的体验。

黄豆说：“太挤啦！太挤啦！”

有一次沈教授买了一大包黄豆，放在一个小玻璃瓶内要我加意念让他们快点发芽，但瓶内的豆子特别拥挤，
我开始时并未意识到，未管它们。我就开始和它沟通，给它一个信号要它发芽，但我感觉到它反馈一个信号
（声音）说：“哎呀！太挤啦！太挤了！！我受不了啦！受不了了啦！！” 可我当时并未弄明白，因此还
是不断向它发出要它发芽的信息：“请给我发芽！发芽！发芽！！” 过了一会它真的发了芽，我睁眼一看
才知道，原来一大堆豆子放在一个瓶子里，确实太挤了！！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长出来的芽都像葡萄须
一样，细细的。真让人哭笑不得。

花生向我倾诉它的痛苦：“我不舒服，我疼！”

有一位姓杨的朋友，他拿来了两个样品，他告诉我里面一共是八颗花生米。其中四颗是煮的，四颗是生的，
全封在信封里面。拿着信封我就开始感觉，总觉得不对劲，可能由于紧张，不熟悉，所以当时未做出来。
回到学校里，第二天我和它沟通的时候，花生米就开始说话了：“我不舒服，我疼！” 我问它怎么不舒服，
怎么疼？从天目中一看，原来花生壳内穿了一根细细的铜丝。

这是这位朋友为了防止样品调包而特意做的标记，事先对我是保密的，我看出来了，而痛苦的感觉是花生
向我倾诉的。这次实验由于花生的过于痛苦和一些其他原因没有将实验再做下去。

红豆帮我指出称谓的错误：“你错啦！错啦！”

还有一次沈教授给了我三颗红豆，要我让它发芽，当我和红豆沟通时，忘记了它是红豆了，对着红豆稀里
糊涂一个劲地默念：“绿豆绿豆快发芽！绿豆绿豆快发芽！！” 结果豆子向我发出信息说：“错啦！错
啦！” 我当时没有领会过来，说：“什么错了？” 我就给它发了一个意念说：“你是不是瞎讲啊？” 过
了一会儿它还是对我说：“我没瞎讲，你错啦错啦！” 我还是不明白怎么错啦，就集中注意力于前额的天
目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要发芽的对象明明是红豆，而不是绿豆，是我叫错了名字，对着红豆叫绿豆了。
我改正了称呼，红豆就发了芽。

……

我当时对它们发功想着要它们发芽，小麦在发芽过程中还是挺正常的，跟她沟通后她很快就开始发芽了，
长到一定程度后，我认为任务已经完成了，但奇怪的是天目上的图像还没有消失，且从已发芽的种子传来
行动的信息，她似乎在说：“我还要长，我还要长！” 这时我感觉麦粒内的脂肪等营养成分从四面八方向
芽胚快速传递，一种白花花的东西闪闪烁烁地向上跑，它接着就长出了更长的芽⋯⋯

另一次我已经和植物沟通了，前额的屏幕上出现了种子的形象，但较长时间总是不能进一步动起来，我很
纳闷，心里在问种子：“为什么你不发芽，为什么不起动？” 种子传来信息说：“现在我不愿意做，我要
休息！” 我理解是：现在不是做的时候，时辰不对，发不出芽来⋯⋯
随着实验内容、次数、难度的增加，我与植物的沟通与交流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植物种子虽然没有嘴，
但在功能态中我能听到它们发出的声言信息。声音是清晰的，甚至是有个性的，不同的品种声言也不一
样⋯⋯



医学上常常把失去了情感交流能力的人称作 “植物人”。实际上植物是有灵性，有感情的⋯⋯

在实验过程中有很多奇怪的现象及感觉。如炸花生米返生时，我也突然变得特别轻松，好像自己越来越年
轻了。还有一次我催开花蕾时，感到自己钻到花心里面去了，跟她一起慢慢地沟通融合，逐渐成为花蕾的
一部份，成为一个整体，跟她一起开放，花就是我，我就是花，在我做过的其他一些实验中，如离体致动
钮扣、硬币等过程中，我也有自己与目标物合而为一的体验，真是妙不可言！

孙女士于一九九九年九月份在日本访问时，成功的把一粒炒熟的花生放在暗袋中，完全未加水的情况下，
在数分钟之后长成二十四公分带叶的花生树。此外还做了把浆果由红变绿再由绿变红的实验，以及以意念
在底片上感光，造成特殊的相片等。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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